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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做一只不忘初心追求

真理的蜜蜂，沿着迢迢的道路飞
翔，寻找花香。当春风启开新时
代的大幕，呵，一朵太阳花绽蕾
初放。风雨给它洗礼，雷电为它
鼓掌。它带着东方初霁的彩虹，
带着长夜过后的曙光。我立下
庄严而浪漫的誓愿，要把它的花
粉撒遍人间。

当我从醉想中惊醒，嘴唇如
砸冰霜。我的鳞翅呵，不由窸窣
作响，一阵儿抽搐，一阵儿痉
挛。于是，我祈祷醺风、甘霖、空
气、阳光，和我的血肉拌在一起，
助它成长。在弥漫硝烟之中，在
那浓重冰雪之下，让太阳花在风
云中顽强生长，在雷电的声光里
怒放。

2
我愿做一只牢记使命一往

无前的蜜蜂，沿着顺流和逆流的
河面飞翔，寻找花香。在黄浦之
畔、芙蓉之国、黄鹤之乡，在珍珠
之河、玉门之廓、东海之滨，在昆
仑喜玛、戈壁草原、白山黑水
……处处都吮到流蜜的清泉。

我雀跃，我狂欢，我看见
——它的儿郎，从几千到几千
万，它的旗帜，把天宇燃成火红
一片，它的名字，是一曲令人销
魂的乐章。我崇敬，我景仰，我神
往，我的心呵日日夜夜涨满春潮，
我终于把灵魂化成蜜汁一滴，溶

进它的血管，汇入蜜的海洋。
谁料，乌云一抹掠过眼帘，

温暖的大地也有倒春严寒。它
的肌体竟然遇到毒虫的残害，红
细胞和白细胞也遭到无情吞
噬。枉我有刺，反被蟊豸螫伤，
幸我有脊，没有屈膝求降，恋花
采蜜是我的天性呀，真善美战胜
假丑恶是我的信念。

听见吗，化冰之夕，水声潺
潺。看见吗，阳春之晨，莺啼鹂
啭。它的花盘更茁美，它的花蕊
更芬芳，我把誓言当珠泪洒落在
它的脸庞。

3
我愿做一只永远奋斗永远

不懈的蜜蜂，在明媚的春空飞
翔，寻找花香。

痛定思痛，要有更多的沉
思；雨过天晴，要有更多的向往；
温饱之后，要有更多的追求；梦
想之中，要有更多的理想。受过
窒息呵，我更爱它呼吸的清香。
熬过寒夜呵，我更感到它心房的
温暖。看尽丑脸呵，我更思它慈
祥之笑纹。挨过暗箭呵，更需抚
平伤痕之手掌！

我眷恋它，仅出于我的本能
吗？我萦绕它，岂是我的天性使
然。人生的经历是一台钻杆，深
深地钻进实践的深层。于是，我
把它的胸脯当摇篮，摇着一个新
时代富强的甜梦。

那个打着微鼾的婴儿名叫
什么？它的名字叫做：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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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或光
水在水里沉默
远与近之间
你移动昨天之蓝

抚摸清晨
乳白的鸟羽
掠过流浪的日子
梦退回
冬夜的花蕾

旋转
涌出
左听细浪

右见鱼纹
顺着岁月的风
颤抖出孤独
大海抛出霞光
点亮了你的眼神

被腐蚀的石头
它的声响
不是悲伤的旋律
红土地上微绿的记忆
被海燕带进未来
疾行，歌唱
重建一个你我的春天

小时在澳门读书，新年近
了，学校照例要放假，老师在最
后一堂国文课中，多是要求我们
书写如何恭送旧岁，如何欢度春
节。这种老生常谈的文章，写者
敷衍塞责，看者索然无味。有一
年，报纸报道东北黑龙江某地连
天大雪，一个牧羊的小孩子在冰
天雪地中找寻一头失踪的母羊，
却在雪中迷途，被迫在山洞中依
靠吸食羊奶过活。于是，我在文
中说，希望将来有机会在大雪封
山的情况下，度一个春节。文章
递给老师，发下来的评语是：“你
在发白日梦！”

我这个生长在南国的人，估
不到竟然有梦境成真的一天。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移居加
拿大，加国虽然宣扬尊重不同文
化，但是华人的春节，却没有假
期。当年我任职白人经营的印
刷厂，春节来了，我自己休假，老
板明知故问：“你为何不上班？
你告病假？”我“呸”了他一声：

“新年流流咒我病，我不睬你，老
子老虎都打死一只，冇病，我过
我们的新年，不上班。”他事后无
奈我何，谁叫他们政府宣布“尊
重多元文化”？

后来，我辞职去养鸡，加国
养鸡业，一切机械化，新年我仍旧
放自己的假。有一年旧历除夕，
邻人罗勃约我去猎兔，我们原定
只去一天，食物只带贝果和奶酪，
背上猎枪便出发。加国的气候，
以春节前后为最冷，出发时，山路
上雪积得很厚，罗勃的四驱车仍
行驶安稳。不过雪愈下愈大，山
上的松树、柏树都被厚重的积雪
所覆盖，望过去，白茫茫一片，竟
像在牛奶瓶中开车。

加国的兔子很多，野兔常常

吃掉农作物。农民杀兔为食，并
不犯法，只是，野兔跳跃奔跑，快
速异常，猎人一定要手急眼快，
才有所获。野兔在秋季尽量摄
食，养得极胖，肥得像个圆球。
时序进入严冬，它们活得并不轻
松，觅食不易，加上大雪封山，野
林果实都被大雪所覆盖，它们的
脂肪消耗得很多，减肥后跳跑更
为灵活、更为机警，要猎杀它们
变得更困难。罗勃年事已高，反
应迟钝。我那时虽属中年，因已
久不射击，无复昔年身手，我们
半天的猎物，只有野兔七只，正
要停下来喝下午茶时，一头小鹿
糊里糊涂闯过来，被罗勃一枪射
杀，成绩才算差强人意。

下午茶后，罗勃认为此山野
兽太少，提议转移阵地，不料他
一时疏忽，倒车时驶进一个雪
堆，愈陷愈深，终于进退不得。
我们被困雪中，折腾了半天，只
好放弃挣扎，罗勃慢吞吞从裤袋
中拿出烟斗，悠悠然抽一口烟，
微笑说：“这回你要在雪山过你
的中国新年了。”

冬季日短，天下着大雪，没
有日光，转瞬间天色变暗，我们
眼见脱困无望，只好冒雪到处找
找。天无绝人之路，在不远处找
到一个山洞，趁着微弱日光，持
枪进去搜索，没有冬眠的熊，也
没有蛇，洞内不算潮湿，总算不
怕变成雪人。我们把猎物搬进
山洞，再拾取地上残枝枯柴，靠
罗勃抽烟用的打火机，在洞口生
火，把小鹿剥皮去脏，用树枝穿
着烤熟，撒上奶酪碎，味道还不
错，这就是我的年夜饭。

次日，罗勃太太见我们逾期
不归，通知警方，警方派车进山
搜救，我们才得以顺利返家。

他给了我一个血肉之躯，但
是，今后再也不让我有个牵挂
了，只能是越来越远的记忆。

父亲近年多病，但为了不给
我们添加麻烦，都不主动去体检
看病，小病自己买点药吃，直至
上个月发现吃不下饭时，心脏已
萎缩2/3，已经无法做手术了，病
魔折磨的疼痛就靠止痛药，也不
大声叫出来。

不仅是对自己人，对外人，
他同样心地善良。在我儿时的
记忆里，他就是特别喜欢帮助别
人，经常采草药送给生病的人。

他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
名字都不会写，但是告诉我做

事要仔细观察，干活要“抓狸猫
当虎办”——凡干活，不管大事
小事，都要认真对待，不得掉以
轻心。特别是我从事和电有关
的行业，这话更是重要，至今我
铭记在心。

他非常节俭，一生辛劳，但
是碰到有困难的人，他都会拿出
钱去帮助别人。

他很喜欢喝酒，小时候我也
特别愿意帮他去买酒，因为找赎
回来的零钱归我买零食。但从
我读五年级开始就不喜欢他喝
酒了，因为他碰到不开心的事时
酗酒，有一次我还因此被同学们
取笑，从此不再喜欢他喝酒了，

我暗自对自己说我长大以后不
喝酒。但是，今天我没有做到，
我还是会偶尔喝酒，而他在十年
前就戒酒了。

如今，关于父亲，我只剩下
回忆：听父亲讲故事，和父亲一
起插秧、割稻、除草、种水果蔬
菜……

父亲曾经说：“人老了，总是
要上西天的；我死了，你们不要
哭哭闹闹。”昨晚，他很安详地走
了，没有任何牵挂地走了，与我
们永别了，但是他对亲人和朋友
的真挚情感，对生活的执著信
念，对生死的豁达胸怀，与天地
永恒。

鲁迅《而已集》里的《拟豫言
——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
读了，为无遮拦的调侃发笑多
次。其中有一则：“有中国的法
斯德挑同情一担，访郭沫若，见
郭穷极，失望而去。”这一段所
触及的社交关系、文坛恩怨、郭
氏的经济状况等，须由史家考
证。文成于 1928 年，内容是对
新一年（1929 年）的预测，并非
已成之事，开玩笑而已。我关注
的是“挑同情一担”。

套流行有年的疑问：“良心
（还有良知、真相、善良、诚实等美
德）值多少钱一斤？”略作比较，良
知里有襟抱、情怀、见识；真相里
有实打实的“原来如此”；善良、诚
实是品格，这些，无论看形上还是
形下，“体量”都比“同情”大。表
现或实施的难度，相去不以道理
计。事实也证明，它们是稀缺
物。我揣测，只因“同情”是广东
人口中的“好食夹大件”，所以鲁
迅大方地以“担”为单位。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同情
作为人性的天然成分之一，随处
可见。在正常环境成长的小孩
子，对小动物的好奇、爱护，在
启蒙之前。大多数成年人目睹
病者、残障者、艰困者的处境，
会被触动，进而想：如果我是对
方，这一关怎么过？接下来，或
伸援手，即使无意或无条件提供
实质性帮助，心里不好过是肯定
的。许多年前看到一个专访，记
者采访的是香港一个“慈善大
王”，后者坦诚地说：捐献诚然
是乐事，可是，此前阅读请求捐
助的信，无一不极尽渲染之能
事，内心备受折磨。

那么，鲁迅为何作出以上揣
测呢？法斯德，后来约定俗成地
译为浮士德，是歌德不朽之作
《浮士德》中的主人公。浮士德
与魔鬼签订赌约，内容是：在有
生之年，魔鬼满足浮士德的所有
要求，只要浮士德感到满足，生
命即告结束，而灵魂归魔鬼所
有。换了国籍的浮士德，在中国
拜访炙手可热的文豪郭沫若，自
然是签约之后。既然变为中国
人，“挑”同情用的该是传统的

扁担，于是有两桶之多。然而，
进了门，为何溜之大吉呢？原文
没交代“同情”如何处置，很可
能原封不动地挑回去。

问题来了，郭才子的“穷极”
既然一眼可见，布施同情不是正
当其时吗？却满怀“失望”。这
可能关系到“同情”的底线设在
哪里。同情虽可如“河汉之无
极”，但“中国的法斯德”到访，初
衷仅是“好言安慰”，顶多加西式
拥抱、中式鞠躬。进一步，表演

“亲民”，如握住对方的天才之
手，嘘寒问暖。如果对方诉苦，
他要摇头，低眉，叹息，表达充分
的难过之后，以“事务繁忙”为理
由打断，最后，拍拍人家因抽泣
而微颤的瘦骨嶙峋的肩膀，说一
通“明天会好起来”以励志。如
果浮士德的心肠更软，转过身去
揩泪也不妨。但“穷极”是物质
性问题，给面黄肌瘦的孩子带来
衣服和面包没有？给漏雨的屋
顶带来铁皮没有？敢直视空空
如也的米缸吗？郭氏的大作能
保证发表且稿费加倍吗？既然来
访者除“一担同情”外，口袋里无
余钱，即使有也未必愿意拿出，总
归有点尴尬。到头来，浮士德为

“文不对题”而“失望”。主人的感
觉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他本人
为了自尊，咬定本人的穷是暂时
的、表面的。对这一类无法提供
实际帮助、价廉而物欠美的同情
心，王尔德不买账，讥讽为：“若世
间少些，烦事就不会那么多。”

退一步说，对提供者来说，
属捎带行善，送出去不十分劳心
费力的“同情 ”，也逐渐减少
了。原因在于“博同情”的多而
滥，累积起来，就使人们形成可
悲的共识：同情会滋长罪恶。

最后，有一疑问：为什么“同
情”之类的美好情愫，和良知等
一样被人称重、论价，而其反面
如邪恶、欺骗、残忍，却没有？
我以为，后者不是无法标价，而
是没讨价还价的必要。为什么
呢？要么它太强大，一律标为

“天价”；要么约定俗成，人们视
为理所当然。一如天地，无法纳
入计量。

到到石壁庵石壁庵““吃茶吃茶”” □巫晓玲

又到油菜花开时
□王继怀

异国新年遇险记
□李烈声[澳门]

小鸟天堂（国画）

整个冬天，镜湖里的荷叶枯
黄一片，稀稀落落，在冬阳下萎
靡地立着。前几日，几个工人划
了小船，手持长把钩镰，将残荷
一点点收拾，湖面渐次宽阔，顿
时豁然开朗，满眼尽是一汪清
水。

甫一立春，阳光似乎热烈起
来，镜湖也精神了许多。周围树
木林立，杉树高大耸立，香樟树
茂密葱郁，梧桐树虬枝如龙，齐
刷刷围拢来，将镜湖拥在怀中，
一池春水竟如明眸般澄澈。走
近了去，平日静若处子的湖面，此
刻天光云影，上下一色。微风拂
过，湖中涟漪泛起，一圈圈晕开，
触碰在蜿蜒曲折的堤岸上，动如
脱兔。水岸清浅，草木倒影疏疏，
风里暗香频频，拱桥斜跨东西，在
阳光下全亮成春的模样。

也许，春来得有些仓促。人
行道旁的草地依旧一片轻浮的
白，软绵绵的，间或有一丝不易
觉察的鹅黄，淡淡的，若有若
无。岸边的垂柳婀娜，枝条尚未
发叶，光秃秃的，在风里摇摆。
一只燕子掠过湖面，落在柳梢
间，“唧唧”两声，清脆而透亮，柳
树瞬间多了几分妩媚。

春光乍泄，镜湖边行人见
多。三三两两的人群沿岸踱步，
话语里有春风的和煦，有春阳的
温暖，也有春水荡漾的润泽。一
个女孩斜靠在木椅上，秀发齐
腰，白色的毛衣搭配黑色的丝
裙，素雅而纯粹。她戴着耳塞，
手里握着手机，也许陶醉在《春
江花月夜》空灵的古典乐曲里，

也许在听当下这个时代的最强
音。她面对湖水，一脸青春的气
息，嘴角藏着甜甜的笑意，春意
盎然。

对面岸边的林子里，有几位
老人在打太极，旁边翠竹掩映，
林荫叠叠。也许他们是奔着这
清明的湖水来的。他们面湖而
立，呼吸间水润天泽，举手投足
似有洪波涌起，起起伏伏，云山
雾水，暗有劲道。他们银丝白
发，沧桑的脸上写满春秋，但眉
宇间不乏轩昂之气，一如岸边遒
劲的梅枝。

岸边，几株桃树蓬勃地立
着，枝丫向水面伸展，恰如溪边弯
腰梳妆的少女。桃树筋老皮皱，
一圈一圈的，记载着年岁的轮
回。薄薄卷起的外皮下，一层暗
青色溢出，那是春发出的消息。
细细的桃枝上新叶尚未冒出，光
溜溜空悬着，尖细的花苞努力地
向上，挑着一缕明媚的春光。

还在流连桃树朦胧的春意，
一转角，听得婉转而低沉的二胡
声。一位教师模样的老太太坐
在简易的板凳上，面前立着一个
乐谱支架，左手扶琴杆，右手悠
扬地抽拉，出弓入弓，宫商角徵
羽，琴弦之间时而高山流水，时
而低吟浅唱，曼妙之极。其实，
她并不算老，约摸五十来岁，花
白的卷发中尚有青丝灼灼。也
许她以前常来镜湖，也许只是今
日偶然的兴致，在镜湖薄薄的春
光中，奏上一曲。在她陶陶然的
神情中，似乎镜湖的春光就是生
命的原色，行云流水，青春永驻。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
暖鸭先知。”镜湖清水涟涟，冷暖
不自知。鸭子知道，但只会发出
单调的嘎嘎声。镜湖是没有鸭
子的，微波鼓动的水面，只有几
片尚未清理的枯叶，一漾一漾
的，极像儿时放逐溪水的纸船。

不过，镜湖是有主人的。刚
还平静的湖面上，忽地冒出一个
小黑点，接着又一个，再一个，伴
着“唧唧”的叫声。那是镜湖中
常见的一种水鸟，学名鸊鹈，俗
名油鸭。鸊鹈是典型的游禽，体
长 26-74 厘米，善于潜游，从一
处下潜，数分钟影踪全无。正踌
躇间，它们在远处浮出水面，左
顾右盼，颇为得意。

小鸊鹈一年四季都守护着
镜湖。有时一只，有时几只。它
们胆小怕人，岸边的些许动静都
令他们谨小慎微、靠近不得，因
而无法仔细端详这精灵一般的
生命，到底是一副如何乖巧的模
样。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鸊鹈
的喜爱，远远地盯着湖面，看到
鸊鹈，也就看到湖里的春秋。

镜湖外，城市喧嚣如故，车
水马龙，四季都是春的颜色，但
终究少了自然的气息。唯有这
千亩镜湖，不紧不慢，春花秋月，
夏风冬雪，把每个季节都过得精
致有序。即使在这早春时节，也
不温不火，每一个细节都精准得
令人唏嘘。

斜阳尚在，湖面的波光拉出
一条白练。恍惚间，一支梅花吐
出蕊来，撒在湖面上，香了一池
春水。

关于父亲

“挑同情一担” □刘荒田[美国]

一池春水 □郭发仔

□莫学平重建春天

太阳花之歌
□郭光豹

到石壁庵“吃茶”（潮汕
话：喝茶）、晒太阳，是回老家
的必修功课，就像早上要到菜
场街吃一条双拼肠粉，或者吃
一碗粿汁，中午要到环城路吃
一份猪肠胀糯米配一碗猪杂
汤，晚上再到东门市场吃一碗
海鲜砂锅粥一样，必不可少。

石壁庵位于县城北郊，
古木参天，郁郁葱葱。石壁
庵是当地的习惯叫法，既可
以指石壁山上的雷音禅寺，
又可以指雷音禅寺所在的石
壁山。石壁山海拔不足 200
米 ，却 胜 迹 众 多 ，如 雷 音 古
寺，就有着近 200 年的历史，
还有漱玉泉、仙脚迹、仙翁床
等 富 有 神 话 色 彩 的 自 然 景
观，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
则 灵 ”。 而 且 赵 朴 初 、关 山
月、饶宗颐等多位大家都曾
在此留下墨宝，我的母校，县
重点中学饶平二中也坐落在
石壁山下，每日书声琅琅，给

石壁庵平添了许多书香气。
学校门口那两株高大的

木棉，依然枝干挺拔，花红似
火。每每经过，不期然的，就
会想起校歌，想起年少时光：

“栖云山，坡峦呈秀，漱玉泉，
流水淙淙……”

到石壁庵“吃茶”，喜欢的
就是它的山野之气。从山脚
沿着石阶上去，一拐弯，就可
以看到树荫之下，十几张茶桌
茶椅错落地摆放，简单自然。
当有客人时，茶档主人就会送
来一套工夫茶具，一壶水，还
有一包茶叶。以前在这里“吃
茶”，用的是漱玉泉水，甘洌
清甜，可漱玉泉早已近干涸，
现在用的是纯净水了。

茶叶自然是凤凰单丛，鸭
屎香、锯剁仔自然是不可能有
的，因为贵，至于是蜜兰香还
是黄枝香，桂花香还是玉兰
香，则是随机，总之不至于太
差 。 潮 汕 有 句 话“ 茶 三 酒

四”，不管人多人少，茶杯一
般配三只，工夫茶杯都小巧，
白瓷薄壁，一盖瓯刚好冲三
杯，而“吃茶”之人很自然地
轮着喝，从不会因为人的多与
少而为难。潮汕人的文秀识
礼以及圆通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里，火炭炉是必备
的，这在其他地方都甚少见到
了。古朴、传统，这也是我喜
欢在这喝茶的理由之一。一
个小泥炭炉，一个小茶壶，几
块木炭不紧不慢地烧着，壶里
的水不急不躁地沸着，时不时
夹块木炭放进去，再拿把羽扇
煽煽，时间就在茶香四溢中不
急不缓地远去，心境也渐渐空
明了起来。

如果是夏天，你可以边
“吃茶”边听蝉鸣鸟语，金凤
花开浪漫，山风带来些清凉，
旁边的石壁庵晨钟暮鼓，香烟
缭绕，此时喝茶便有了些超凡
脱俗的禅意。茶汤醇厚，茶香

清冽，在高冲低斟中，一泡茶
过去，抬头已是半生。

如果是冬天过来，找个向
阳的茶座，木炭烧得通红，茶
水滚烫，阳光暖暖的，人也熏
熏欲醉，全然忘了人情凉薄，
忘了山外俗世。突然想起诗
句“ 绿 蚁 新 醅 酒 ，红 泥 小 火
炉”，说的虽然是酒，但感觉
换成茶，似乎也恰好。

喝工夫茶，一般要配点
心，记得以前多以束砂或五香
花生佐之。而在石壁庵，则有
土窑鸡和土窑番薯。敲土窑，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都
玩过，在收割后的田里，找了
石块土块垒成窑状，用柴火禾
秆把窑烧红，把番薯玉米鸡蛋
埋进去，再把土窑敲碎盖成
堆，等到食物熟了，就可以扒
出来吃了，特别香。

不过，除了番薯，我有时
会在市里买了小吃带上去，
譬如糖葱薄饼，这可是上过

《舌尖上的中国》的潮汕风味
小吃。三张薄饼皮摆成品字
形，中间放两块糖葱，撒上碎
花生黑白芝麻，再加上一些
香菜，包成长条状，这就是流
传了几百年的潮汕美食糖葱
薄饼了，既香又甜。这次回
来，我发现糖葱薄饼缩水了，
三张饼皮变成一张，糖葱也
只有一块了。

“吃茶”，可俗可雅。可以
在屋前田头，山野村夫，一壶
三杯，三五成群或独饮，消闲
解 渴 ；可 以 在 茶 室 ，焚 一 炉
香，在禅修音乐中，欣赏茶师
展示关公巡城、韩信点兵等茶
艺，感受茶道行云流水的仪式
感、茶宴的优雅气氛以及品茶
的美妙韵味；也可以像我这
样，闲来无事，二三知己，山
里湖边，一边“吃茶”一边闲
聊话家常……

潮汕人不可一日无茶，吾
亦然。

□郭建清

□黄般若

春日暖阳，与朋友相约去郊
区踏青，站在阳光下的田野里，
开得正艳的金黄的油菜花随风
摇曳，一阵阵带着泥土清新的花
香扑鼻而至，“嗡嗡”的蜜蜂在花
丛中穿梭，美丽的蝴蝶飘在花中
翩翩起舞……让人心旷神怡，顿
感温馨惬意。熟悉的味道，熟悉
的情景，让我不由地想起儿时的
家乡，想起关于油菜花的那一段
段美好的记忆。

我的老家在湘西一座大山
的深处，那里山高林密，复岭重
岗，祖祖辈辈在大山里开垦了很
多梯田。儿时的老家，每到入冬
前夕，乡亲们就见缝插针地在梯
田里、山野间播下油菜籽。每年
花开时节，盛开在梯田里、山野
间的一片片、一块块、一簇簇、一
畦畦的油菜花将村庄铺成了金
色，映衬着如黛的山峦，汇成了
一幅美丽的乡村春景图，把乡村
点缀得如诗如画。

油菜花地也是儿时我们的乐
园。每当油菜花开，我和小伙伴
们就会去梯田里、山野间感受这
无边的金黄，或在花丛中捉迷藏，
快乐地奔跑，追逐，在田埂边追赶
蝴蝶，演绎着一幕幕“儿童急走追
黄蝶”的村戏；或伴随着暖暖的春
风，俯下身子陶醉于花香；或在油
菜地放牛，牵着牛绳让老黄牛啃
着刚刚露头的鲜嫩小草；当然还
有一边打猪草，一边放开歌喉尽
情歌唱的；玩得正兴时，几只低飞
的燕子从空中俯冲下来，似乎也
要参与到我们的快乐中来……

关于油菜，有资料显示，在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文化遗
址里，就有陶罐里碳化了的油菜
籽。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也有不
少关于油菜花的名句诗篇。西
晋诗人张翰就有诗：“青条若总

翠，黄华如散金。”诗里的黄华即
菜花。唐代诗人刘禹锡亦有“百
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
开”的诗句。宋代诗人杨万里更
有入选儿时语文课本的，家喻户
晓、妇孺皆知的《宿新市徐公
店》：“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
花无处寻。”明代王守仁也曾写
诗描写油菜花：“油菜花开满地
金，鹁鸠声里又春深。”

菜籽油也曾是乡亲们最主
要的食用油。家乡曾流传着一
句顺口溜：“家有菜籽油，吃油不
发愁。”油菜花谢后结成菜籽，待
到油菜籽成熟时，整个乡村都弥
漫着香喷喷的味道。乡亲们把
晒干了的油菜籽送去榨油坊，榨
出清亮亮的菜籽油，清香醉人的
香气充盈整个油坊。

菜籽油还是乡亲们送给客
人的礼物。记忆中，大山里的老
家，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很好客，
有客人上门，常用空酒瓶装一瓶
满满的菜籽油送给客人。记得
很多年前，一位乡亲来广东打
工，顺道来看我，也给我带来一
瓶家乡的菜籽油，我把它收藏起
来，至今都舍不得用。

儿时的我很喜欢吃菜籽油炒
的菜，让我记忆特别深刻的一道
菜，是用菜籽油泡红辣椒粉炒鸡
蛋。记得儿时，母亲时常给我们
兄妹炒这道菜，记忆中也特别香，
每次菜还没出锅，香味就溢满了
整个屋子。来城里工作生活后，
我也经常做这道菜，但吃起来，总
觉得没有母亲做的那么香。

又到油菜花开时，站在田野
里，看到眼前这一片金色的海
洋，倾听着油菜花开的声音，微
风刮过，泥土的芬芳和油菜花的
清香迎风飘来，这醉人的春天的
味道，令人沉醉。


